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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啁啁，啾啾”，每个清晨，我总
会被阳台上响起的音乐声唤醒。
它们是一群可爱的鸟儿，是我家的
常客。

我家阳台上堆砌着一座假山，
假山底部泡在水池中，假山边上的
一片绿植，要数紫藤花最美丽。鸟
儿真是灵异的动物，它们总是会找
到水源地。最初是一只鸟前来探
路，喝足了水就在紫藤树上放声歌
唱。我是听不懂鸟语的，想来大概
是鸟儿在呼朋唤友，不一会儿，就
又来了几只。“叽叽喳喳，啁啁啾
啾”，一时间一片鼎沸。它们玲珑
的身子秾纤合度，轻盈地在水池
边、树枝间欢快地跳来跳去，而先
到的那只鸟高踞在最上面的枝头
上，一派瞵视昂藏的神气。

每天，我的好心情，从这些可
爱的小生灵“啁啁，啾啾”声中收
获。

闲时喜欢去东部新城的生态
长廊走走。这些天油菜花已淡出
了视野，轮到金鸡菊们登场。在一
片深深浅浅的绿色中，金鸡菊（又
称太阳花）金黄色的花朵开放得绚
丽夺目，抢尽了风头。若是慢行步
道，沿路两旁开放的花朵列着密集
的，像是夹道欢迎的队伍，蜿蜒着
迎你到长廊深处。若是晴天，有很
多来这里赏花的人，这些个小太阳
与欢声笑语一起丰盈了整个时光，
心一同灿烂起来。若是微雨，你大
可撑一把花伞，徜徉其中，不远处
高楼和桥梁的映像恰如海市蜃楼，
隐隐地在空濛天色中平添一份情
趣，令人不禁吟诗作词。更有凉风
捎带着雨水及草木的清香迎面吹
来，顿觉神清气爽，人哪怕有一丝
丝的疲惫，立马被风带走。正如徐
志摩所言，“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
无穷的愉快”。

这满目的花草啊，总是在每一
个合适的时机展示自己。睡莲还
在酝酿花朵，而湿地边上的菖蒲蹿
高了，蓬蓬勃勃的，硕大的花也开
起来，我想，该是它最美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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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杨志押着生辰纲，一路上是千小心万注意，但最后还是在黄泥
冈上翻了船，让杨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

小说第十七回写道：
杨志指着（老都管等十四个人）骂道：“都是你这厮们不听我言语，因此做将出

来，连累了洒家。”
然后，杨志从树根头拿了朴刀，挂了腰刀，周围看时，别无物件，便深深地叹了口

气，一直下冈子去了。
小说接着写道：
见丢失了生辰纲，闯下了大祸，那老都管和这些个厢禁军，就商量了对策，统一了口径，

然后，一方面去济州府里报案，一方面赶到北京梁中书的府上，向梁中书告罪。
梁中书见众人都齐齐拜翻在地下，便说道：“你们路上辛苦，多亏了你众人。”接着，梁中书又

问道：“杨提辖何在？”
于是，众人便告状道：“不可说！这人是个大胆忘恩的贼！不想杨志和七个贼人通同，假装做

贩枣子客商。杨志约会与他做一路，先推七辆江州车儿，在这黄泥冈上松林里等候；却叫一个汉子，
挑一担酒来冈子上歇下。小的众人不合买他酒吃，被那厮把蒙汗药都麻翻了，又将索子捆缚众人。杨
志和那七个贼人，却把生辰纲财宝并行李，尽装载车上将了去。”

梁中书听了大惊，也不细问原委，便大骂杨志道：“这贼配军！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抬举你成
人，怎敢做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时，碎尸万段！”

梁中书的这番话，说得实在是很有意味。至少有这样三个问题值得玩味：
首先，回来的时间问题。
从大名府到东京城，来回该是多少时日，作为东京人的梁中书，应该是了然于心的。
现在，老都管他们明显是提前回来了。但是，梁中书见了提前回来的老都管他们，却偏不问为什么提

前回来了，反而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们路上辛苦，多亏了你众人。”
那么，老都管他们一路辛苦了什么？又多亏了你众人什么呢？
紧接着，梁中书又问道：“杨提辖何在？”明明杨志不在面前，可梁中书却还要明知故问地再问这一句。
如果我们把梁中书的这前后两句话联起来读，再联想梁中书行前对老都管他们三个人所说的那句意味

深长的话：“夫人处分付的勾当，你三人自理会。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不是令人细思极恐吗？
其次，案件的疑点问题。
生辰纲劫案，至少有这样两个疑点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疑点，是谁让这些个军健去吃那蒙汗药酒的？这是此案最要紧的一个关键点。
老都管的陈述说得很清楚，这蒙汗药酒并不是杨志让这些个军健去吃的，反而是那些军健因为天热，实

在忍受不了干渴，自己主动要去买来吃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小的众人不合买他酒吃，被那厮把蒙汗
药都麻翻了。”

老都管他们口里所说的“那厮”，是指卖酒的白胜，而不杨志。可见，这蒙汗药酒，根本不干他杨志的
事。

第二个疑点，杨志与这些个贼人通同的证据是什么？这是此案另外的一个关键点。
在梁中书面前，自始至终都是老都管他们在叙说，什么杨志和那七个贼人通同，扮作贩枣子的客商

也好；什么杨志与那七个贼人约会做一路，在黄泥冈上松林里设伏也好；什么杨志和那七个贼人一起，把
生辰纲全部装载上车抢了去也好；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老都管他们的一面之词。老都管他们根本拿
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那么，老都管他们的陈述，还可信吗？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梁中书竟然会对如此明显的疑点，视若无睹，置之不理。那他梁中书， 唱
的又是哪出戏呢？

第三，案件的责任问题。
这次押运生辰纲的人，一共有十五个。
虽然，梁中书行前曾对老都管他们三人说过：“杨志提辖情愿委了一纸领状，监

押生辰纲，十一担金珠宝贝，赴京太师府交割，这干系都在他身上。”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老都管他们对生辰纲被劫一案就没有了一点干系。

可是，生辰纲案发后，梁中书既不问事情的前因后果，也不问其他十四人
的责任，而只独独盯牢了杨志一个人：“我若拿住他时，碎尸万段！”这
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梁中书那番言语所暴露的问题说明，梁中书之所以要
讲这番话，其实只是说给旁人听的一种表演。他梁中书只是在打
哈哈而已。

因为，梁中书早就知道了这个故事的结局。于是，我们看到
这里，不免要心生感慨了。这备受蔡夫人欺压的女婿梁中书，
到底是个怎样变态的人呀？拨开这些笼罩在生辰纲上的重重
迷雾，我们看到的，竟是梁中书为了个人私利，而玩弄他人于
股掌之上的处心积虑。感受到的，是层层阴谋所散发出来
的阵阵寒意。

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但这，却恰恰就是《水
浒》的魅力所在。

梁中书的演技
——生辰纲的重重迷雾（之六）
□胡杨

享有小满足
□顾亚萍


